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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我步行送您吧。要是有车，
我早就当掉了，不会等到现在。”

11 月 15 日，初冬的北京夜
里，曹明秀和丈夫黄鹤为了感谢
记者请他们吃了一顿“饱饭”，非
要步行一公里送别。

之前一个小时里，曹明秀刚
有气无力地讲述了她和丈夫一起
经营的慈善事业是如何走入绝境
的，而随后赶来的黄鹤要了一瓶
啤酒，大口大口喝着闷酒。

夫妻俩自嘲是慈善界里的唐
吉诃德。他们不知道，“唐吉诃德”也
要面对各种质疑：“为什么要借高利
贷办慈善？”“我们把钱捐给她，她用
来做企业赚钱怎么办”……

打包带走半个

烤馒头片
曹明秀早已是个名人。
这位老家山东青岛、毕业于

北方交通大学财经专业的博士
后，一年多前与丈夫黄鹤一起创
办日新汪唯基金。除了资助北京 5

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外，她
还带领女工兴办家政公司。而丈
夫黄鹤也是个慈善名人。

但前不久，曹明秀突然在微
博上求助：“一年半了，自从我博
士后出站，每天好几拨债主围追
堵截我的家，甚至半夜 2 点 110 也
来了，我带着孩子和老人，撑不住
了！不后悔，但是很伤心！”

“我的先生为了农民工子女
教育办行知学校(2008 年无偿捐给
社会)和农民女工就业欠债 90 多
万元，我不得不利用爸妈退休金
帮他还了 50 多万，还有 40 多万债
无法还清，不得不去借高利贷。”
曹明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做慈善，用得着借高利贷吗？”
11 月 15 日晚，记者在与曹明秀夫妇
见面时，也带着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要借高利贷？假如你
再不来，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曹
明秀疲惫中带着急迫，而每一个
记者的到来，对她来说仿佛都是
一针强心剂。

距她发微博求助还不到一个
星期，他们的办公室已经关门了，
他们为家政女工租的万科·星园
的宿舍，也因为缴纳不起每月高
达 6000 多元的租金，而收到了房
东的逐客令。

在这之前，曹明秀夫妇负责补
贴的 5 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126 名老
师，已经四个月没发工资补贴了。

“我们是借了高利贷，利滚利
月息能到 40% ，给老师发工资补
贴，给家政女工们租房子。本来我
以为能马上还上，但是今年我们
没有拿到一笔捐款，尤其是在郭
美美事件之后，我们这个基金资
金链断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黄鹤感慨说，每到半夜，讨债
的人就会来敲门要债，他觉得自
己更像是温州跑路的老板。

说完，黄鹤把酒一饮而尽，自
称是慈善界的唐吉诃德。“过几
天，债主们还会来，可一些失去补
贴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也许
不会再来了。”

虽然桌上最后只剩下一点点
菜，但他们还是打包带走了，其中
包括剩下的半个烤馒头片。

8个月没有筹

到一笔捐款
“假如汪唯先生没有去世，事

情远不是这个样子的。”曹明秀反
复对记者说。

一年多前，一个偶然的机会，
希望捐资发展农民工子弟学校的
北京道亨公司董事长汪唯，与设
计发展家政女工培训计划的黄鹤
相识，很快两人一拍即合。

“汪先生帮我提供家政女工
培训就业支持，我帮汪先生捐助
并发展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
汇蕾和金榜 5 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的师资。”

黄鹤说，按照他的设计，他在
创办一家具有慈善性质的社会企
业。在他所设计的社会企业中，包
含一个公益基金、一所家政女工
培训学校、一个家政社会企业。家
政女工培训学校的培训是无偿

的，而家政企业是用来赚取利润
的，然后再用它赚的钱，去补贴农
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

这个类似公益企业集团的项
目，当初设定分为三年完成，总投
资 600 万元，全部由汪唯先生捐
赠。而先期投入 200 万元，分别启
动家政女工培训、农民工子弟学
校的师资招募和工资补贴。

启动资金 1 0 0 万元刚刚到
位，汪先生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随后的捐赠计划全部搁浅。

就在黄鹤与曹明秀四处筹
款，试图挽救这个慈善项目时，郭
美美事件发生，让汪唯慈善基金 8

个多月没有筹集到一笔捐款，资
金链条彻底断掉。

“我们就拿着这 100 万元，然
后自己又掏了 100 万元来维持家
政女工就业计划和 5 所小学 126

名老师的工资补贴，每月的维护
费用就超过 10 万元。”曹明秀说。

通过办企业赚钱搞慈善，这
在目前条件下，还是一种尝试。而
断掉捐助的社会企业，只能独自
在商海里搏杀。

黄鹤懂得，社会企业一旦开
启，它背负的就是一个持续要钱

的慈善“深坑”。但他没想到，他们
这么快就陷入困境，然后借高利
贷，最终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

“穷”慈善养的

“富”企业
而曹明秀夫妇所面临的困

境，他们所培训的女工却是一无
所知。

“我们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
房子，想都没敢想过。”北京上元
小区，一套 140 平米装饰一新的
宿舍内，已经上岗挣钱的河南濮

阳籍女工张景芳和妯娌笑得很开
心。

与一般的家政公司相比，曹
明秀办的农民女工培训学校和家
政企业是免费培训、免费提供住
宿的，而且住宿条件很好。

“我为什么要租这么好的房
子呢？你看这些女工，她们以前住
地下室，整天不见阳光，把身体都
搞坏了。有些人说，只要她们挣到
钱了，睡大街她们都愿意，这就是
不尊重女工。我要她们快乐地工
作，有尊严地生活。”黄鹤说。

让张景芳高兴的不仅是因为
居住环境比大学宿舍还好，而且
她上个月拿到了 3600 多元工资，
比她男人在老家种三个月地的收
入还高，这很让张景芳扬眉吐气。

按照当初的规划，这些女工
所挣工资的一部分，要成为北京
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 5

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126 名老师的
工资补贴。

由“曹老师和黄老师”负责全
国招募来的 5 名校长和 126 名老
师，都要求持有教师资格证，并有
大专以上学历。他们每月从黄鹤
手中领取 300 至 600 元工资补贴，

这样一个老师的工资能拿到 1600

多元，还包吃住；而校长则在原有
的 2000 元工资之外，再领取 2000

元补贴，每月能拿到 4000 元左右
的薪金。

陈老师是去年从河北应聘而
来的一位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
她很感谢黄鹤，但她说自己只是
在为慈善“打工”，毕竟在北京也
要生存。现在，她和其他老师都在
等黄鹤夫妇的消息，如果工资降
到以前的每月 1200 元左右，她就
不干了。

此时，距离曹明秀夫妇断掉
工资补贴已经四个月了。

而这也正是黄鹤最担心的。
他说，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
师流失率每年达到 50% — 80% ，
全北京有 170 多所这样的农民工
学校缺少师资，有将近 15 万适龄
打工子弟的孩子等待念书。而唯
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提
高教师工资，留住他们。

“我的设计是，一个家政女工
培训出来，以现在每小时工资 18

元、每天工作 8 小时计算，我们从
中每小时抽取 3 元钱，这样 1 个
女工每月为企业创造利润就是
720 元，而 20 个女工产生的利润
就是 14400 元，这笔钱足够一个门
店的运转，并且还有盈余去补贴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工资。”黄
鹤对记者说。

可这些数字目前仅仅停留在
纸上。根据记者粗略统计，虽然黄
鹤目前开了两处家政门店，员工
有四十人，但仅在市区租用的女
工“课堂”、宿舍以及办公场所的
花费每年就达 30 多万元，而 5 所
学校 126 名老师和校长的工资补
贴，每月需要 8 万元。

黄鹤无奈地说，由于这种商业
性质的慈善组织刚刚出现，社会上
认为这类组织可以赚钱而不愿捐
款，银行和投资公司则认为这类“企
业”没有高利润而不愿投资。

“我总是在想那些即将失去老
师的孩子，你能就这样放弃吗？”

谁来保住社会

企业的“清白”
在这几个月的风雨飘摇中，

黄鹤曾向众多企业求助，而遇到
的最大难题就是“信任”。“他们担
心把钱捐给一个商业公司去赚
钱，而赚来的钱没有捐助给慈善
事业。很多人更希望像陈光标那
样直接去发钱，这样既保险，又有

‘面子’。”
而郭美美事件的出现，无疑

是雪上加霜。
“仅仅是公益性营销，就出了

郭美美这样的事情，更不要说社
会企业了，连审计严格的上市公
司财务都可能造假，我们怎么相
信社会企业的良心监管呢？”独立
学者崔志如坦言，目前公益慈善
组织尚且缺少法律监督，更何况
是刚刚出现的社会企业。比如社
会企业打着慈善之名，利用社会
企业资格偷税漏税、非法募集捐
款进行商业投资，以及挪用和盗
取公众捐款，这些方面，仅靠公开
账目是远远不够的。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主任
王名很赞同社会企业的发展路
子。他认为社会企业不应该成为
一种道德“试验品”，而应该在社
会、政府、企业三者监督下，保证
社会企业的“清白”。毕竟社会企
业的规模不大，利润方式透明，只
要有法律规范和必要的监督，是
可以信任的。

黄鹤曾经多次去社会企业发
达的英国调研。他告诉记者，英国
目前社会企业数量超过 60000 家。
英国社会企业的年营业额达到
270 亿英镑，按照法律规定，这部
分利润绝大部分都将用于慈善事
业本身。

但在各项制度和监管措施还
不完善的中国，谁来监督曹明秀
和黄鹤的这笔“良心利润”？

即使能自证清白，黄鹤创办
的家政服务公司也面临市场的各
种挑战，而在社会企业发达的香
港和英国，社会企业的扶持更多
依靠政府。

“在香港有一些社区工厂，帮
助失业人员、残疾人就业，这些人
可以为本社区提供家政、保洁服
务，或者生产一些本子、铅笔等产
品，而政府一般是社会企业的服
务和产品的买家。”崔志如说。

就在曹明秀发微博求助后，
共青团中央和中华慈善总会西部
扶贫基金会有关人员找到黄鹤夫
妇。中华慈善总会西部扶贫办主
任朱方园对记者说，之所以愿意
帮助老黄，那是因为我们信任他。

而这次“柳暗花明”并没有让
曹明秀夫妇有丝毫轻松，接连碰
壁的他们早已知道，个人信誉或
许能够拯救自己一次两次，却不
会长久地救下去。“我不希望我个
人的失败影响社会企业整体的声
誉，只是希望能走通这么一条路，
让后面的朋友走得更稳妥。”

一位女博士后的

慈善求助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曹明秀和丈夫黄鹤走在小
区的路上。

“女博士后夫妇借高
利贷做慈善”，一周前，曹
明秀所发的求助微博广
泛流传，但随之而来的是
各种质疑声：做慈善需要
借高利贷吗？为什么不量
力而行？

记者顺着曹明秀的
求助微博探寻下去，发现
这对夫妇所做的慈善，实
际是在欧美和我国港澳
地区早已多见的社会企
业。但曹明秀夫妇却举步
维艰。

办企业、赚钱，然后用
赚来的钱做慈善……这是
一条很简单的利益链。但
在中国目前法律和各项监
管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谁
来监督这笔“良心利润”？
谁能给曹明秀夫妇想要的

“信任”？女博士后夫妇的
慈善困境，恐怕不仅是“受
郭美美影响”那么简单。

家政女工们在装饰一
新的宿舍内笑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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